人間冷暖-暨參觀國光護理院後的感想
         英語系 羅平同學 
  很多事，我們年輕的時候不知道珍惜，當回首珍惜時卻已不再年輕。光陰就像生命舞台上的演奏曲時而激昂、時而婉轉、時而令人心潮澎湃、時而催人淚下。
週三，天氣晴朗豔陽高照，我與李老師在水池旁碰面，等待參觀了僑光國樂社後便與外語協會和國樂社的同學一齊此次活動的目的地—國光護理院（在大陸我們通常叫做敬老院），在陽光的照射下“國光”顯得安靜而祥和，仿佛此處與世隔絕顯得十分的清幽，老實講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公益活動，恰好此次有幸成為僑光的交換學生，能在臺灣這塊寶地做這樣有意義的事，更顯得彌足珍貴。[image: image1.jpg]Ry -




   那是一個離死神很近的地方，當我步入“國光”的那一刻才深刻的體會到，瞬間屋外暖暖的陽光驟然間好像變黑了一般，一股寒意與心酸猛的向心臟襲來，映入眼簾的是老人們一雙雙渴望的眼神與僵硬的面容，我的心整個被震住了。他們似乎並不是特別關注我們的到來，[image: image2.jpg]


大門左側坐了一位十分消瘦的老人，正專注折他的圍巾，折好了又解開、解開了又折好，反覆同樣動作，飽經滄桑的瘦削臉龐不時的露出一抹孩童般的笑容，樂此不疲。大門右側坐了一位老阿嬤，[image: image3.jpg]


自打我一進門就對著我笑並喃喃自語，我很努力的湊近跟她溝通；可是她那一排光潔的沒有牙齒的上下牙齦“咬”出來的台語讓我就像丈二的和尚一樣摸不著頭腦，尷尬的我也只好傻傻的迎合著擠出僵硬的微笑，旁邊的護士小姐貌似看出了我的尷尬，忙過來給我講了一大堆我聽不太懂的“國語”（事實上是台語和國語的綜合體）唯獨能聽清楚的幾句是她說：“老阿嬤生育了好幾個兒女而且兒女們都很能幹”諸如此類的……。
   緊接著，國樂社的同學們表演了一系列的節目，[image: image4.jpg]


一點一滴地拉近與老人們的距離，看著老人們晚年的窘況，我的心像裝滿了水一樣沉重，努力的印製著自己的情緒。老人們大多都生於日據時代，掐指一算臺灣光復也六十五年了吧，一位老阿嬤不經意間的對李老師講了一句“こんにちは”又給了我深深的震撼，六十五年過去了，老人對日本文化的保留依然如此記憶猶新，對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當音響裡放出那首耳熟能詳的《望春風》時，一位活躍的老公公突然站了起來蹣跚的跳起了舞，[image: image5.jpg]


簡單的動作卻因老人年老的身體而顯得十分的吃力，“獨夜無伴首燈下，清風對面吹，十七八歲未出嫁，想著少年家……”歌聲婉轉而悠揚，閉上眼好像都會被拉回那個純潔、含蓄、泛黃的歲月裡一樣。
    經歷了一段靈魂的巡禮一樣，腦海裡滿是與老人們揮手告別的場面和他們滿是渴望的眼神，我明知歲月無情；光陰無聲，每個人的生命就像花開花落，這是自然規律，也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但只要一想到老人們在他們飽經風霜的一生接近尾聲的時候，每天卻只能在一座死神頻顧的敬老院坐著，宛如子宮般死寂，看著日出日落，靜靜的迎接死神的到來，我不覺地就有點後怕，後怕一眼數年後，我自己也會走到那步田地，終日靠著別人的攙扶著走動，每日靠著折疊圍巾來解乏，這豈不是另外的人間悲劇嗎?對於老人們而言世間的酸甜苦辣，哪一樣風景沒有看透？古稀之年的他們早已對金山銀山失去了興趣，榮華富貴對他們也產生不了任何魔力，試問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這不禁又讓我開始了無限的沉思……
  毫不經意間就把記憶撥回了幾個月以前，奶奶慈祥的面容和聲聲叮囑亦是回蕩在耳邊；“孫兒啊！你這次去臺灣那麼遠一定要……”當時我不耐煩的表情和此時悔恨的心情揉雜在一起，就像一杯苦酒，飲得燒心，我再也坐不住了，跳下床就往樓下的公用電話走去，好不容易撥通了電話，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一聲“喂！你找哪個？”那時我應該是哽咽了罷，久久都沒有說出話來，“婆婆（四川話的奶奶），我是羅平啊……”就這樣我們滔滔不絕的聊了一個多小時，當掛上電話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老人們要的僅僅是幾句問候幾句閒聊，僅此而已。
當今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衝擊的今天，人們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往往把最珍貴的親情遺忘在最深的角落，一段段冷暖的人間戲劇都在四處上演，老人們沒有第二個七十歲，八十歲，所以請抓住他們僅剩的些許年華，多打一個電話；多一句問候；牽起他們的手，織起一片天，溫暖盡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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